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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南阳
、

襄樊两处的诸葛

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
曹文柱

蜀汉承相诸葛亮当年隐居躬耕的地点
,

究竟在今河南南阳的卧龙岗? 还是在今湖北襄樊

市郊的隆中了长期以来
,

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
。

两种意见之中
,

南阳说穿凿附会
,

漏洞百

出
,

很难成立
。

比较而言
,

持今隆中地说者的理由则充分一些
,

但它在若干关键之处
,

又有

重蹈郑书燕说之弊
,

因此不仅不能使对方服膺
,

甚至无祛作到 自圆其说
。

《 三国志
·

诸葛亮

传 》 注引 《 蜀记 》 中李兴所撰的 《 诸葛垂相故宅褐表 》 ,

是隆中说最重要的论据
。

然表文叙

述诸葛亮故宅的地理位置为
“ 河之阳

” ,

恰与今隆中地的方位不合
。

于是
,

有人辩解说
,

这

里的
“
阳

”
可以指水北

,

也可指水南
。

对于现代襄樊人是否有水南也可称
“
阳

” 的习惯
,

笔

者不太清楚
。

但在中国古代
,

水之阳乃为水北的专称
,

晋人李兴也只能是这个认识
。

兹举西

晋以前的 史料证之
: 《 谷梁传

·

嘻公二十八年 》称
“ 水北为阳

,

山南为阳
” ,

其注日
: “ 日

之所照 日阳
,

然则水之南
,

山之北为阴
,

可知矣
。 ” 《 说文解字 分卷 14 释与

“
阳

”
字相对的

“
阴

”
字日

: “ 图也
,

水之南
,

山之北也
。 ”

还有人作此句是指李兴上司荆州刺史刘弘受朝

廷之命
,

来汉水以北讨伐张昌的解释
。

然而这一说法又与 《 揭表 》 上下文的文意乖鲜
,

不易

讲通
。

至于那种汉水 曾改道说
,

因未有任何史料可证
,

更属想象成分太重的假设
。

其实
,

隆

中说的大部分立论是有道理的
,

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辖区
,

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

中
,

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
,

即后汉河水之北的邓县境内
。

今南阳
、

襄樊两 处的

诸葛躬耕遗址都不可信
,

皆属后人的假托
。

为什么会 出现南北两处伪址
,

真迹反而被掩盖的现象呢 ? 我们认为
,

这是长期历 史演变

的结果
,

是随着不同时期人们对诸葛躬耕遗址的了解程 度以及关心程度的变化
,

而逐渐形成

的
。

如果按历 史时期划分
,

人们对躬耕遗址的认识大溉经历 了以下五个阶段
。

(一 ) 三国时期
,

人们对诸离亮躬耕之地的情况所知不多
。

从现存最原始的三国资料 ( 《 三国志 》
、

《 华阳国志 》 等 ) 来看
,

涉及躬耕地具体地点

的 内容
,

除 《 出师表 》 中的
“
躬耕于南阳

”
一句外

,

几乎是个空白
。

何以会有这一现象 ? 笔

者倾向于一些力主南阳说同志的观点
。

诸葛亮在出山之前
,

在荆州 以 外 地 区的知名度并不

高
。

虽然在他的周围已形成了一个由当时名士构成的团体
,

似乎诸葛亮还居于核心地位
,

象

庞德公
、

司马徽
、

徐庶
、

崔州平
、

孟公威诸人都很器重或推崇他
,

但一直未引起求贤若渴的

曹操
、

孙权们的注意
,

’

甚至连他叔父旧友刘表也对其不感兴趣
。

之间原因与诸葛亮 早年淡泊

宁静
、

慎重择主的志向不无关系
。

在 《 出师表 》 中
,

他讲出山前后的心态为
: “ 臣本布衣

,

躬耕于南阳
,

苟全性命于乱世
,

不求闻达于诸侯
。

先帝不以臣卑鄙
,

狠 自枉屈
,

三顾臣于草

庐之中
,

诊臣以 当世之事
。

由是感激
,

遂许先帝以驱驰
。 ” 《 三国志 另本传注引 《 魏略 》 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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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
:“
亮在荆州

,

而亮独观其大略
。

今南阳
、

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

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
、

徐元直
、

妆南孟公威等俱游学
,

三人务于精熟
,

每晨夜从容
,

常抱膝长啸
,

而谓三人 曰
: `

卿 三 人 仕进
,

可至刺史郡守
,

三人问其所至
,
亮但笑而歹言

。

后公感思乡里
,

,

遨游何必故乡邪 !
一

, ”

笑碘歹声
`
后公感尹乡里

,

琳
正由于他心存大志

,

不急于功名

北归
, 、

鼻谓之 曰
: `

中国饶士大

广不愿鼓吹声张
,

所以了解他本

也夫

领的人不多
,

名气不大
,

匆道池躬耕地的人也很有限 , 诸葛亮投八刘备阵营后
,

随着赤壁大

捷及不断地建功立业
,

声望大先提高
,

但他生性谨慎
,

为蒙眷酣安全
,
、

仍不愿泄露躬耕地的

真实情况
,

特别是襄阳以北的荆州地区已被曹魏占领
,

这种因素更为突出
。

几十年后
,

诸葛

亮全家在成都安顿已久
,

他才在 《 出师表 》 中透露出曾 ..9 弓耕于南阳
” 的信息

。

一方面
,

诸

葛亮讲的确是实情
,

因为邓县自秦以来直到后汉末年都属南阳郡管辖 ; 另一方面则因南阳是

帝乡
,

即汉光武帝的老家
,

且又与 “ 固多奇士
” 的汝南

、

颖川两郡齐 名
,

是 个 人 才荟萃之

地
,

以兴隆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自称客居这里
,

心境颇为复杂
。

( == ) 两晋时期
,

污水以北的簇中地区已
一

被人们确认为是诸葛躬耕遗址
。

前文提到的 《 三国志
·

诸葛亮传 》 注引 《 蜀记 》 所提供的材料
,

对于研 究 诸 葛 躬耕遗

址
,

价值最大
。

现将 《 蜀记 》的部分内容侈录如下
: “

晋永兴中
,

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
,

观

亮故宅
,

立揭表阎
,

命太傅椽键为李兴为文 日
:

天子命我
,

于河之阳
,

听鼓擎而永思
,

庶先

哲之遗光
,

登隆山以远望
,

一

轼诸葛 之 故 乡
。 “
一昔尔之隐

,

卜
一

惟此宅
,

仁智所处
,

能无规

廓
。

日居月诸
,

时顶其夕
,

谁能不段 , 贵有遗格
。

惟子之勋
,

移风来世
。 “
一今我来思

,

靓

尔故墟
。

… … ”
史文明载

,

这次祭奠活动是在河水之北进行的
。

,

刘弘等人不但瞻仰了诸葛亮

的故宅
,

而且还登上了隆山
,

.

这说明当时的隆中
、

诸幕故宅都在河北
。

刘弘奉皇帝之命凭吊

孔明
,

责任重大
,

绝不会将遗址搞错
,

尤其是他还带着个熟悉情况的蜀人李兴
。

李热 益州

键为人
。

其父李密曾作陈情表
,
不愿入仕晋室

『

。

史载
,

李密
、

李兴父子都对故国前相诸葛亮

的为人十分崇拜
。

出于这种经历和特殊感情
,

李兴自然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对诸葛亮熟悉
,

很

可能搜集和掌握了不少诸葛亮生平的资料
。

李兴参与的这次诸葛故宅褐表
,

张冠李戴的可能

性极小
。

东晋时期
,

史学家习凿齿在 《双晋春秋 》 中讲
: “

亮家于南阳之邓县
,

在襄阳城西二十

里
,

号日隆中
。 ” 这是对诸葛故宅

,
隆中地理方位在邓县境内的明 确 标 定

。

习凿齿是襄阳

人
,

一向推崇诸葛亮
。

在给友人恒秘的书信中
,

他 曾讲自己由襄 阳
“
西望 隆 中

,

想卧龙之

吟
;
东眺 白沙

,

思凤雏之声
” ,

乃至
“
徘徊移 日

,

惆 怅 极 多
” ( 《 晋 书

·

习凿齿传 》 )
。

《 初学记 》 卷 24 中保存有他写的 《 诸葛武侯宅铭 》 。

铭文极力歌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
, “

义

范苍生
,

道格时雍
” ,

还对孔明 当年在隆中的生活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
: “

自昔爱止
,

于焉

盘恒
。

躬耕西亩
,

永啸东恋
。

迹逸
一

中林
,

神凝岩端
。

周窥其奥
,

谁测欺欢了 堂堂伟匠
,

婉翩

扬朝
。 ”

此外
,

习凿齿又在 《 襄阳记 》 中讲
: “ 孔明故宅有井

,

深五丈
,

广五丈
,
日葛井

。

堂前有三间屋地
,

基址极高
,

云是避暑台
。

宅西面山临水
,

孔明常登之
,

鼓瑟为 《 梁甫吟 妙
,

因名此为乐山
。

嗣有董家居此名
,

衰珍灭亡
,

、

后人不敢复 憩 焉
”

( 《 诸葛亮集 》 卷 5 《 遗迹

篇 》 )
。

总之
,

习凿齿所提供的材料与李兴铭文可互为补充
,

证明诸葛躬
一

耕地原址在河水之

北的邓县境内
。

习凿齿对诸葛放宅情况相当熟悉
,
并亲自到实地作过考查

,
因而他所标定的

遗址方位无可怀疑
。 :

`

持今隆中地说者为弥补这一漏洞
,

列举唐人李吉甫 《 元和郡县图志 刀卷 21 襄阳 县条
:



一一一一一一一` ` 一理燮些塑塑卜
-

“
万山

· “ 一在 (襄阳 ),
、

县西十一里
,

与南阳邓县分界处
。

古谚日襄阳无西
,

言其界促近
。 ”

从而得出邓县境土横跨河水的结论
。

根据历史地理的大量资料证明
,

古人行政区域的划分住

往依照山脉河流的自然走向而定
,

何况 《 图志 》 只讲地势标帜最鲜明的靠近河水的万山
,

是

襄阳县与邓县的分界处
,

并未作出邓县境土在水南的任何明示
。

就连明万历 《 襄阳府志 》 也

承认
, “

万山以西
,

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
。 ”

而南阳郡与南郡的最早切割
,

恰是以污水

为界的
。

《 汉书补注
·

地理志 》 南郡条引习凿齿 《 襄阳记 》 日
: “

秦兼天下
,

自汉水以南为

南郡
。 ” 《 路史

·

国名记 》 卷 4 引萧梁任防 《 地记 》 云 : “
,

汉江之北为南阳
; 汉江之南

,

为

南郡者是
。 ”

河水从山都到襄阳有百余里为东西走向
,

水南水北分郡即指这段河流而言
,

邓

县恰在其间
。

从秦到唐
,

邓县曾有过多次的改属
、

易名
,

但是在两汉时期它一直属南阳郡管

辖
,

就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分割南阳和南郡
,

邓县的归属也没有改变
。

属于南阳郡的邓县绝不

可能跨水据有两郡之地
。

退一步讲
,

即使邓县境土有跨 水 的可 能
,

今隆中地在襄阳的西南

方
,

与习凿齿所言的西部不合
。

上弓l(( 元和郡县图志 》 同条下文还有
“
诸葛亮宅在 (襄阳 )

县西北二十里
” ,

则为古隆中地在河水之北添一力证
。

( 三 ) 南北朝时期
,

人们对诸葛躬耕遗址印象棋糊
,

位趁开始移至水南
。

南北朝时期: 襄阳一带的河水两岸处于进退东南或西北的咽喉地带
,

是南北政权反复争

夺的战略要地
。

在习凿齿的晚年
,

襄阳即被前秦攻陷
,

此后东晋与北方政权展开拉锯战
。

直

到东晋来年经刘裕北伐
,

这里才重归南方
,

邓县始与襄阳同属侨治雍州
。

《 宋书
·

州郡志 》

雍州京兆太守条讲其下辖三县
,

其一为
“
邓县令

,

汉旧县
,

属南阳
。 ”
到南齐永泰元年 ( 4 9 8 )

北魏南下攻齐
, “

污北诸郡为虏所侵
,

相继败没
”

( 《 南齐书
·

明帝 纪分 )
。

当时邓县是主
一

要的战场
。

《 资治通鉴 》 卷 1 41 永泰元年条 讲
, “

三 月
,

壬 午 朔
,

崔慧 景
、

萧衍大败于邓
4

城
。 ”

胡三省在此文下注日
: “

邓县
,

汉属南阳郡
;
宋大明末

,

割襄阳西界为京兆郡
,

邓县

属焉
。

其地在隋襄阳郡安养县界
。

唐贞元中
,

又改安养县为邓城县
。

今邓城县在襄阳城北二

十里
,

隔河水
。 ”

永泰后邓县沦为魏土
。

中大通五 年 ( 5 3 3)
,

魏梁在雍州重新开战
, “

于

是河北望为丘 墟
” ( 《 通 鉴 》 卷 1 5 6 )

。

二十年后
,

西魏攻破江陵
,

俘获梁元帝萧绎
,

这一

带生民又遭涂炭
。

由于战争频繁
,

文化遗存破坏很大
,

诸葛躬耕遗址势必在劫难逃
。

正是在
一

孔明故宅屡遇破坏
,

旧貌很难寻觅之时
,

人们才开始将其附会到河水之南的
。

如北魏哪道元

在 《 水经住 》 卷 29 河水条下云
:

,’i 万水又东逸隆中
,

历孔明旧宅北
。

亮语刘禅云
:

先帝三顾

臣于草庐之 中
,

谙臣以当世之事
。

即此宅也
。 ” 《 昭明文选 》 卷 37 《 出师表 》 注引南朝后期

人所著 《 荆州图副 》 日 : “ 邓县旧县西南一里
,

隔河
,

有诸葛亮宅
,

是刘备三顾处
。 ”

为什么人们要将诸葛躬耕遗址附会到水南 ? 原因很简单
,

河南的风景远胜于两北
,

特别

是今隆中地区条件更佳
。

明代弘治年间襄王朱见淑 曾因
“
慕隆中山佳奇

,

择为坐地
” ( 《 襄

阳府志
·

襄康王崇慰先贤书分 )
,

而将诸葛庙破坏
,

人们觉得只有这样
“ 龙蟠山水秀

” 的胜

地才符合诸葛亮的身分和性格
。

诸葛亮故宅的南移
,

是后人将它理想化了
。

但在遗址南移的同时
,

也出现了一个问题
,

河南的所谓隆中在 汉 代 不 属南阳
,

而属南

郡
,

不好解释
。

有人试图对此加以调和
,

象刘宋人刘敬叔在 《 异苑 》 中就讲
: “

武侯躬耕于
`

南阳
。

南阳是襄阳墟名
,

非南阳郡也
。 ” 这纯属无视 史实的随意发挥

。

( 四 ) 隋唐两宋时期
,

很多人承认躬耕遗址在襄阳
,

但又无法摆脱对南阳的印象
。

诸葛亮智慧忠贞
、

勤勉克己的品德受到后人的尊敬
,

也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
。

在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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烹赳坠翌塑竺塑塑塑鲤望叁色壁逛邑`
葛亮 留下足迹的地方陆续有祠庙落成

,
并经常举行祭祀活动

。

从唐代以来
,

J

“ 鼓吹青林下
,

时闻祭武侯
” (唐

·

李频 尝送友人入蜀 》 ) 的现象相当普遍
。

襄阳一带诸葛亮庙的出现大约

起于唐代
。

前弓l明 《 襄康王崇慰先贤书 》 日
: “

隆中亮庙
,

历唐宋元皆知崇奉
。

,, 《 襄晌金

石略
`

》 卷 8载有
“
蜀承相武乡忠武侯诸葛 公 碑

”
的 碑 目

,

下引 《 舆地纪胜 》 曰
: “ (唐宣

宗 ) 大中三年 ( 8 4 9 )
,

李景逊撰
, ,

今在隆 中
。 ”

复引 《 复斋碑录 》 称
: “

李 景 逊撰
,

正书

无名氏篆额
,

大中三年建
。

’

”
此碑后有孙樵的题记

,

文存于 苦唐文粹 》 卷 55 中
。 《 金石略 》

还载有
“
唐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庙记 ” 碑目

。

此碑也曾立于襄阳一蒂
,

时在唐昭宗光化二年
( 9 0 0) 间

。

宋人真德秀讲
,

一

嘉定三年 ( 12 1 0) 荆襄制置使刘光祖
“
在襄修 孔 明故宅

,

表羊

杜遗迹 ; 凡此可以兴化正俗者无不为
” ( 《 西山集 》 卷 43 《 刘

’

阁学墓志铭 》 )
。

这些都是唐

宋人在襄阳一带修建诸葛遗迹纪念物的凭证
。

襄阳一带的诸葛躬耕遗址
,

`

实际上已为不少唐宋人所接受
。

古籍中有大量唐宋诗人游隆

中歌颂诸葛亮的诗篇
。

比较有名的有唐人崔道融的 公过隆中 》 : “ 玄德苍黄起卧龙
,
鼎分夭

下一言 中
。

可怜蜀国关张后
,

不见商量徐庶功
。 ”

朱人苏轼的 《 隆中
一

》 : “
诸葛来西国

, `

千

年爱未衰
。

今朝游故里
,

蜀客不胜悲
。

谁言襄阳野
,

生此万乘师
。

山 中 有遗 貌
,

矫矫龙之

姿
。

龙蟠山水秀
,

龙去渊潭移
。

空余蜿蜒迹
,

使我寒涕垂
。 ”

但唐宋人立咸的
“
隆中

” ,

似

乎尚未移至今隆中地
,

大约仍在河水沿岸附近
。

前弓l李吉甫的 《 图志 》 明言诸葛亮故宅在襄

阳西北 , 苏轼又有
“
万山诗

” ,

也云
: “ 回头西北望

,

隐隐龟背起
。

云是古隆中
,

万树桑拓

美
。 ”
唐代曾对邓县进行改制

,

此后 “ 与襄阳俱属襄州
”

( 《 襄阳府德
·

沿革考 》 )
。

因此苏

诗既云隆中在万山西北
,

文讲在
“
襄阳野

” ,

并不矛盾
。

但行政区划的变动
,

也致使一些对

历史不加深究的人
,

一

将诸葛亮误视为襄阳人
。

如唐僧人 景置在 《 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 》 中

称
, “ 孔明即诸葛亮之字也

,

襄阳人也
。 ”

那则是另一回事了
。

由于诸葛亮自称躬耕地在南阳
,

故而也有人北上南阳的郡治宛城去祭奠这位历 史名人
,

搜寻他生活过的遗迹
,

同样有大量诗篇留世
。

如唐人汪遵的 《 南阳 》 : “
陆 困泥蟠未适从

,

岂妨耕稼隐高踪
。

若非先主垂三顾
,

谁识茅庐一卧龙 ? ” 以及唐人胡曾的 《 南阳咏 史诗 》 :

“
世乱英雄百战余

,

孔明方此乐耕锄
。

蜀王不 自垂三顾
,

争得先主出章庐
。 ”

大约在宋末元

初阶段
,

南阳人已开始为诸葛建祠
,

与襄阳一带的庙宇区别在于
,
它们只是些

`

,’ 巫现杂揉
”

的 民间小庙
,

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
。

(五 ) 自元代起
,

南阳正式建祠禁祀谙离亮
,

规棋渐与裹阳等同
,

昙 现 并 驾 齐驱的局

面
。

随着诸葛亮的被神化和历史地位的提高
,

南阳人为争地望
,

自元代起
,

在取得 了封建政

府承认后
,

正式建祠立庙
,

并陆续仿造 了各种遗址
。

元人程巨夫在 《 救赐南阳诸葛书院碑 》

中
,

详细地记载 了南阳在元武宗至大年间 ( 1 308 一 1 3 1 1 ) 到仁宗延佑年间 ( 13 14 一 1 3 2 0 )
,

修建诸葛庙
、

孔子庙和诸葛书院的始末
。

现择其有关部分选录如下
: “

南阳城西五里
,

有冈

阜然隆起
,
日卧龙冈

;
有井渊然停深

,

日诸葛井者
,

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
,

民岁祠之
,

巫现

杂揉
,

荐献无节
,

默礼慢贤
,

君子病之
。

至大初
,

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郡
,

率宫

吏长老伏渴祠下
,

顾瞻徘徊
,

汽然兴怀
,

… …出步祠东
,

得隙地焉
,

日飞 是足以建庙学矣
、

·
“ …上于省以闻

,

报可
。

至大二年春即工
,

大修侯祠而加广焉
。

祠之东为孔子庙
,

庙之后为

学
。

凡堂序门房
,

厄溜库庚
,

肆业之斋
,

皮书之阁
,

官守之舍咸备
。

屋以间计
,

祠有十二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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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学四十有六
,

端庄广直
,

不务侈丽
。

皇庆元年秋落成
。

割官废地四十顷
,

籍于学
,

置山长

一人
,

掌其教
,

讫功且再岁矣
。 ”

南阳诸葛庙的全部完工是在延佑四年
。

从动工到落成
,

乃

至最后命名
、

立碑纪事都是在皇帝伺意下进行的
。

一

明初洪武年间
,

诸葛亮被朝廷指定为从祀

的历代名臣之一
,

南阳府奉放重修武侯祠
。

据明人王直的 《 重修武侯祠记 》 记载
,

仁宗年闻

又有修祠活动
。 “ 洪熙元年 ( 1 42 5) 五月

,

太守陈君正伦
,

始至渴而周视祠宇
,

萧然不蔽风
_

雨
。 ·

“ …乃于农隙
,

伐材命工
,

撤而新之
,

以八月二十八 日告祠以落其成
。 ”

此后这类的修

复工作史不绝书
。

关于宣德
、

成化
、

弘治
、

嘉靖年间的 几次修葺活动
,

在李东阳的 《 重修诸

葛武侯祠记 》 和牛凤的 《 改正诸葛武侯祠记 》 里有比较完整的记载
。

在历代修建南阳武侯祠

的过程中
,

各种仿造遗迹陆续出现
。

如弘治年间 ( 1 4 8 8一 1 5 0 5 ) 曾对诸 葛 草 庐 精心营造
:

“
鸿工市材

,

为堂六楹
,

中肖侯像
,

左右虎楹亦如之
。

其后为亭
,

履以茅
,

扁 日
`

草庐
’ 。

庐之后
,

又为堂六楹
,
日

`

卧龙
, ” ( 以上碑记皆引 自《 古今图书集成

·

职方典 》 卷 4 6 1)
。

在南阳建造诸葛遗迹的同时
,

今隆 中地也在明成化年间 ( 1 4 65 一 1 4 8 7) 建成了附会躬耕
地的

“
隆中十景

” 。

但不久
,

它们即惨遭重大破坏
。

弘治年间
,

襄王朱见淑毁草庐等建筑为

自己构造陵寝
,

遂
“
将诸葛亮祠迁于山之左臂

,

地既非宜
,

庙且陋小
” ( 《 襄康王崇慰先贤

书 》 )
,

很快墙倾壁犯了
。

其后虽然明武宗又
J

恩准在隆中东山再造新祠
,

继而世宗复令臣下
-

进行维修
,

但这里始终未能恢复旧观
,

反而落在南阳之下
。

今隆 中诸葛躬耕遗址系列建筑群

主要是在康熙年间几次扩建整修基础上形成的
。

特别是陨襄观察使赵承恩主持的那次
,

不但

整修 了明祠
,

而且恢复了三顾堂
、

野云亭
、

草庐亨
、

抱膝 亭 等 景 观
。

到光绪年间 ( 1 8 7 5一

1 9 0 8)
,

人们又在山麓建造 了一座以
“
古隆中

”
题额的大青石牌防

。

至此
,

南阳
、

襄樊两地

的诸葛躬耕遗址建置规模不相上下
,

呈现 出并驾齐驱的局面
。

对比两地遗址
,

南阳处不但晚出 , 而且毫无道理
,

然而其势咄咄逼人
。

可惜今隆中地南

偏原址
,

留下了为南阳人不服气的把柄
,

终于弄成个
“
何必辩襄阳

、

南阳
” 的一场糊涂官司

。

《高等学校管理》 (修改版 ) 出版

本书是
“
六

·

五
”
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

,

曾于 1 9 8 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

出版社出版
,

经几十所高校和教育部培训中心试用
,

反应良好
。

1 9 8 8年又 进 行 反 复讨论修

改
,

于 1 9 5 9年 1 1月出版
。

作者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
,

从办好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及教育体制改革的精神

出发
,

根据我国的国情
,

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
,

揭示高校管理的

一般规律
、

原理和方法
。

全书共分十二章
,

论述高校管理的研究对象
、

目的和任务
、

理论基

础
、

研究方法
、

组织管理
、

计划管理
、

信息管理
、

目标以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
,

教学
、

科

研
、

体育
、

卫生
、

人事
、

教学科研设施
、

总务
、

财务管理等各项工作
,

内容全面系统
,

实甩

性强
。

是一部全面系统的高校管理专著
。

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
、

教育行政部门
、

教育培训 中心等广大干部
、

教师和教育管理专业

学生的教材
,

也可作为学校管理学教学的参考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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